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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托哨卡立即沸腾起来
如今一晃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巴托的官

兵离去了一茬又一茬儿，但每年山一通、路一
开，鲁万有无论当营长还是当团长，总是抽出
时间，带着车队来一次巴托，给战士们送上物
资和精神食粮。想着每年和三连战士们的一
次见面情景，鲁万有便产生一种难以名状的
感觉。一声声呼喊，一张张笑脸，一双双热切
的目光，饱含着深深的期盼。盼望的却是那
些基本的、必需的、应该得到的东西。想起这
些，鲁万有心里隐隐作痛，巴不得给汽车插上
翅膀，一下子飞到巴托。

难挨的两天时间总算过去了，巴托哨卡
出现在眼前。

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巴托哨卡立即沸腾
起来。“团长来了！”“团长！”“团长！”三连官兵
此时此刻对鲁万有的欢迎和兴奋的心情，无
疑地达到了欣喜若狂的地步。鲁万有还没有
拉开吉普车门，一班长郭双喜第一个扑上
来。“团长！你可想死俺啦！”说着，他双手紧
紧攥着鲁万有的一只手，硬是把他拽下车。

“你这个喜子。”鲁万有简直应接不暇，
“多吉、王虎、刘大刚……”他嘴里喊着，双手
不停地拍着他们的肩膀。“郝大年。”鲁万有摆
摆手，向包围圈外一挥手。“到！”连长郝大年
双手分开人群挤到鲁万有面前敬了个礼，一
个劲咧着嘴笑。“我给你介绍个搭档，三连新
任指导员马前进。”鲁万有指着那个中等身
材，圆脸膛上带着高原红的人说。马前进紧
走两步迎上去一个敬礼，“连长辛苦，连长辛
苦啦！”两双手有力地握到一起。“看看，看看，
他们都来了。”鲁万有的大手划了个弧线，“军
区文工团的、军区医院的，别晾了他们呀。”

自不必说，实际上，三连的战士们早已瞄
上了这群男女官兵们。郝大年一声招呼，拿
背包的拿背包，提乐器的提乐器、抬医疗器械
的抬器械，相互簇拥着把文艺、医疗官兵送进
五间偌大的会议、娱乐室。

转眼间已到黄昏时分。高原的傍晚，橘
黄色的太阳从白皑皑的雪山背后露着半张
脸，橙色的光芒把雪山顶照得银光四射。那
四射的光芒投到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羊绒样的
白云上，白云镶上了金边，金边滴出的金水渗
进云朵中，块块云彩白中透黄，黄中透红，在
碧蓝色的天空中，犹如海洋深处游走的各种
精灵。阵阵带着寒意的劲风吹过，芨芨草、骆
驼刺晃动身姿，奏出“瑟瑟瑟瑟”的天籁之
音。高高低低各种野草俯首弯腰满含生动的

表 情 ，和 三
连心花怒放
的战士们一
起 ，欢 迎 鲁
万有和他带来的一群客人。

在这群客人中，文工团员们是最活跃
的。领队老徐招呼十来个人到伙房帮厨，副
领队陈小妹带着一伙儿人在军营的院子中央
摆开架子鼓和扬琴，一阵吹吹打打过后，两个
团员表演起《逛新城》，一个团员唱起了《北京
的金山上》。接着，陈小妹亮起歌喉，引吭高
歌《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一曲唱罢，
挤在院内的战士们又是鼓掌又是高喊：“再唱
一遍！”“再唱一遍！”

一遍又一遍，战士们总也听不够。三个文
工团员轮番唱完这首歌，陈小妹再次唱了起来：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
哪里需要到哪里去，哪里艰苦哪里安家。
…… ……
雪山顶上要发芽……
曲调未尽，陈小妹的泪水已从眼眶里涌

了出来。她了解像巴托这样的边防哨卡，了
解一群群这样的军人，他们所吃的苦，他们忍
受的寂寞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每次到边防哨
卡演出，她总是当仁不让，抢着参加，只有这
样她那颗身为文艺战士的心灵，才会得到慰
藉。也许由于百感交集，陈小妹突然眼前一
黑，一下子瘫倒在地。

院子里一阵惊呼。南疆军区医院领队钱
山队长拉开屋门看到这情景，大声喊着：“快
扶过来吸氧。”

院子里，文工团员们的演出仍在继续。
伙房内，蒸馒头的压力锅嗤嗤地放着热气，煮
大块羊肉的高压锅已掀开锅盖，老徐探着脑
袋查看肉的成色。在这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
上，水不到 70℃就开了锅，煮饭、蒸馒头不用
压力锅准是夹生的，更不用说煮肉了。

炊事班班长王虎忙忙碌碌地和文工团员
们洗菜，两眼看着红红绿绿的西红柿、辣椒、
黄瓜，两片厚嘴唇笑得合不到一起。他已有7
个多月没见过这些宝贝菜了。有好几次，他
在梦中看到西红柿，连忙伸手拿到鼻子底下
闻，猛地醒来，厚嘴唇仍不停地咂摸着那特别
的香味。每年一到大雪封山阻断交通，拉上
山耐放的大白菜、土豆成了餐桌上的当家菜
肴，尽管这样，也只能维持三四个月，其余时
间只能靠少量的蔬菜罐头和羊肉充当
菜肴。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
家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
森在婚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

才发现原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
子容易养孩子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
孩子不但是生活中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
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
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
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藏北高原有风光奇绝、气象万千的雪山、
草原、湖泊，有精怪神秘的野生动物，更有纯朴
善良、忠厚热情、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边防军
人和藏族同胞。或许，这里是人间天堂，是灵

魂的炼狱，是无所畏惧的人挑战生存环境、生命极限的运
动场。在这里，边防军人和藏族同胞们同舟共济，谱写了
一段情深谊长、英勇悲壮、令人感怀至深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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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露要做兼职了
夏末秋初，正是采摘葡萄的季节。就算

是大家来吃饭，也只是坐坐就走。不过村里
与城里的区别在于，城里人是吃完饭再打包，
而村里人是边吃边打包。吕森清清楚楚地记
得当汪露露看到他们二人在农村的结婚录像
时的夸张表情，那个嘴巴张得，半天都合不
上。汪露露指着电视上拿塑料袋子往里倒菜
的人问：“这人怎么这样啊？别人没吃呢，她
怎么就把菜倒在袋子里了？”吕森不得不耐心
地对汪露露解释：“我们村里就是这样的，如
果有人请酒席，桌上有好吃的一般情况下都
会被打包收走。”其实说这些话的时候，吕森
也不好意思，不过当地的民风的的确确就是
这样，谁也改变不了。汪露露听到这番解释
以后，仰着小脸十分同情地望着吕森。吕森
以为她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哪知汪露露却
说了一句特别雷人的话：“我可怜的小森森，
原来你就是吃这些打包的饭菜长大的。”

回想起汪露露的眼神，再想到两人在一
起的甜蜜时光，吕森不由得呵呵地笑了起
来。虽然是吵架了，不过仍然很想念对方。

吕森是拎着一大箱子水果回来的，似乎
只要从辽南老家回来，他能拎回来的也就仅
仅是水果了，这次除了苹果和桃子，还有葡萄。

葛承艳很爱吃葡萄，吕家人也算是投其
所好了。目前这种状态，当然是要和亲家处
好关系，自己的大孙子让亲家帮忙带着，就算
是不出钱，也得出点儿物吧。可惜这个物也
太寒酸了点。汪明才不挑，葛承艳也不挑，唯
独汪露露挑，但又不好意思挑在明面上。如
果和吕森说与其费这么大劲拿这些东西回
来，还不如给带点钱来得痛快，倒不如干脆眯
着，什么也不说。因为说了就要吵，争吵的结
果就是谁都不理谁。这种小打小闹的情况时
有发生，久而久之就觉得没劲了，没力气吵
了，两人的关系也就疏远了很多。

夫妻之间就是这样，不吵不闹不热闹，要
是真的冷淡下来，还真容易出问题。大家都
把心里话憋在肚子里，早晚会有冒出来的一
天，存不住的。火山压抑久了还会喷发呢，更
何况人呢。有些时候，说别人简单，真正轮到
自己的时候还真就处理不好了。

汪明才和葛承艳离开后，汪露露抱着霖
霖哄他睡觉。难得的二人世界，不对，确切地
说现在已经是三人世界了。

汪露露开门见山地向吕森索要回农村

办 满 月
酒 收 回
的礼金。

换做
以前汪露
露是很少过问这种事情，但现在不同了，毕竟
有了孩子，原本两个人的花销变成三个人的，
而且要投入到这个新来乍到的小家伙身上的
币子要比她和吕森两个人合在一起的还要
多。不过问、不关心、不在乎，以前的这个三
不政策马上就要废除了。

吕森为了讨好媳妇，把自己准备藏起来
的三千元私房钱交了出来。这也算是一种感
情投资。“这就对了嘛，乖乖，这样我才能喜欢
你。”汪露露的脸蛋笑开了花。吕森想，这就
是千金博一笑啊，真不容易。三千大元啊，让
汪露露笑一下，这个价钱，值了。

哪知道刚到手的钱还没捂热，汪露露突然
想到还要给孩子办保险，于是小两口又愁上了。
吕森认为有多少钱办多大的事情，而汪露露却
觉得只要是孩子的事情，不可以有半点马虎。

都说男孩穷养免得今后不晓得奋斗；女
孩要富养，免得今后被一块儿蛋糕骗走了。
但现在看来，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谈不上
哪个是穷养哪个是富养。怎么养都是要花钱
的，无非就是花多花少的问题。

汪露露算了笔细账，奶粉暂时也不用花，
自己吃点儿好的，奶水好了，这笔钱也省下来
了。尿不湿的钱也不会有太多的投入，霖霖
六个月前白天都是尿布，晚上再用尿不湿，就
算浪费点儿，也就是一天十元钱。等小家伙
大了，就训练把尿，到时候连尿不湿都省了。
所以不会再有什么大花销了。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保证孩子身体健康没病没灾地就谢天
谢地了。不过想归想，做归做，真到了关键时
刻，汪露露的手肯定又没有把门的了。

吕森知道汪露露的脾气，他宁可从自己
身上省都不会苦了这娘俩的。打汪露露怀孕
开始，吕森就再没为自己添过一双鞋、一件衣
服。大概是累的，他居然连以前穿不上的瘦
裤子都可以套上了，他想这是老天成全他，拣
旧的穿一样感觉不错。现在手里的资金是紧
张了些，不过大家都在工作嘛，只要有工作，
就不怕挣不到钱。只要能挣到钱，就不怕养
不起老婆孩子。

男人的压力，永远比女人要大。
男人永远比女人要多承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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